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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历险记
□【美】伊丽莎白·恩赖特 著 贾 磊 译

她俩还真是幸运，一出大门就看到弗里博迪

先生的卡车沿着大路向她们这边开过来。她们挥
着手大声叫喊，弗里博迪先生停下来让她们上了
车。他正要进城去买饲料。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更想坐在外面。”加
妮特说。于是，两个小姑娘就爬到了卡车后面，抓
着驾驶室的顶部站在那里。

这样坐车好玩儿极了，因为弗里博迪先生一
上公路就开得飞快，风呼呼地迎面吹来，加妮特的
辫子横着飘了起来，西特罗妮拉的刘海也像篱笆
一样直立起来。她们感觉鼻子都吹得贴在脸上了，
一说话声音就像给吹走了一样。

“我觉得自己就像船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
加妮特大声叫道，“那种东西应该叫船头雕饰。”

西特罗妮拉从未听说过什么船头雕饰，这也
很难解释，因为要解释就得扯起嗓子来叫喊。风吼
叫着，弗里博迪先生的卡车发出的声音又很大，如
果嘴巴张得太大，飞得慢吞吞的甲虫就会被吹到
嘴里去。

她们望着卡车像卷尺一样把丝带般的公路吞
进腹中，灰蒙蒙的布莱斯维尔小镇迎面而来。它就
在那里，一如往常：带着塔楼和镀金穹顶的镇政府
大楼、加油站、刷着红漆的仓库，还有晾衣绳上飘
着衣服的埃尔森太太的黄色住宅。那些衣服又肥
又大，因为埃尔森夫妇都是大胖子。大夫家的女儿
奥珀尔·克莱德正在她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拍球，小
格茨用儿童拖车拖着他的小狗。加妮特和西特罗
妮拉坐车经过时，得意扬扬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弗里博迪先生在农业局门口停下车来。卡车
吭吭地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声音，然后静了下来。女
孩们跳下卡车。

“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回家呢？”弗里博迪先
生问道。

“哦，我们可能会走回去。”加妮特回答。“或者
搭谁的车。”西特罗妮拉满怀期望地补充道。

她们向他道了谢，沿着大街往前走，走过了铁
匠铺、药店和邮局。邮局橱窗上贴着一张告示，告
示上写着：“大河谷女士们的年度野餐盛会将于下
周日举行。期待您的到来，欢迎大家光临！”看着这
个告示，加妮特咯咯笑了起来，脑海中立时浮现出
一帮长着大下巴的家伙穿着裙子在树下吃三明治
的样子。她当然知道“大河谷女士们”指的只是住
在大河谷这个地方的女士们，不过这听起来好像
是说这些女士长着大颌骨。

她们沿街继续往前走，走过一家满是草帽和
工装裤的商店、一家鞋店和“甜品商店”。这家甜品
店里的机械钢琴发出的声音难听极了，就像是在
嗡嗡响的锅炉工厂里演奏手摇风琴。

她们终于到了小镇近郊的图书馆，这座老式
的框架式建筑掩映在枝叶茂密的枫树林中，从大
路要走一段距离才能到达。

加妮特非常喜欢这座图书馆，这里充盈着旧
书的香味，还有很多她从来就没看过的书。

图书管理员彭特兰小姐有些矮胖，为人和善。
这会儿她正对着门坐在一张巨大的书桌后面。

“下午好，西特罗妮拉。”她笑眯眯地说，“下午
好，鲁比。”

彭特兰小姐总把加妮特叫成鲁比。布莱斯维
尔有好多小姑娘的名字听上去都很像珠宝的名
字，太容易让人搞混。这里有鲁比·施瓦茨、鲁比·
哈维、鲁比·斯莫利、珀尔·奥里森、珀尔·舍恩贝克
尔、贝丽尔·舒尔茨和小奥珀尔·克莱德。

加妮特和西特罗妮拉站在书架前，用手指一
本本地拨弄着书脊，直到各自找到中意的书，然后
两人在一扇宽大的窗户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
个座位在两个高大的旧书橱之间，这些书橱看上
去好像有五十年没人打开过一样。

加妮特拿了本《丛林故事》，而西特罗妮拉兴
奋地“哎”了一声，开始看一本名叫《奥尔佳公爵夫
人：或蓝宝石印章》的小说。

图书馆的纱门随着人们的进进出出而发出吱

扭的声音，紧跟着是砰的一声闷响。
在这里看书的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来找

书，老太太寻找有关钩针编织的书，而男孩们想看
有关联邦特工的小说。有一会儿，雨水打在两个女
孩儿旁边的窗子上，但她们几乎没有觉察到。加妮
特的心思跑到了千万里之外的白海豹科蒂克身
上——它正游弋在宽阔的海面，找寻着它的家族
可以生存的安全岛屿；而西特罗妮拉则置身于一
个由一百盏枝形吊灯照亮的舞厅里，这里到处都
是身着晚礼服的美丽女士和英俊的先生。

加妮特看完了《白海豹》，又开始看《大象们的
图麦》。看了一会儿，她抬眼看了看，伸了个懒腰。

“哎呀，这里真是安静。”她小声说，“我想天可能已
经很晚了。”

“噢，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西特罗妮拉
不耐烦地说。她刚看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奥
尔佳公爵夫人正被人用绳子从悬崖上放下来，麻
烦的是抓着绳子的人并不喜欢奥尔佳公爵夫人，
他正打算随时让她坠下悬崖。西特罗妮拉觉得这
个故事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她还吃不准。

当加妮特又看了一遍《里克-蒂克-塔伟》这
个故事的时候，奥尔佳公爵夫人早就在前面几页
中被人营救了，并安全地回到了舞厅中。这时，天
色开始暗了下来。

“‘心怀叵测’是什么意思？”西特罗妮拉问，但
加妮特并不知道。

“哎，这里真安静呀。”她接着说，“我过去问问
彭特兰小姐现在几点了。”说着她消失在书橱后。

“加妮特！”一会儿就听到了她在大声嚷嚷，
“彭特兰小姐已经走了！大家都走了！”

加妮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没错，这里已经空
无一人了。她们跑到门口，但门已经牢牢地锁住
了。后门也上了锁。那些沉重的玻璃窗已经多年没
有打开过了，它们牢牢地嵌进窗框里，就像用水泥
封上了一样，是不可能打开了。

“晚安吧！”西特罗妮拉哼哼唧唧地说道，“我
们被锁在里面了！”她已经快要掉泪了。不过，加妮
特却感到既开心又兴奋。

“西特罗妮拉，”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一次
历险呀！这种事情只会在书里的人物身上发生，我

们要把我们亲历的故事讲给子孙听。我希望一整
夜我们都会待在这里！”

“噢，老天！”西特罗妮拉啜泣道。她真希望自
己没读过《奥尔佳公爵夫人》，那本书实在太吓人，
她现在一点儿勇气都没有了。要是她挑了本有关
寄宿学校女生那种既好看又平和的书，她现在就
不会怕得要死了。她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吓得她都停止了哭泣。

“加妮特！”她大喊，“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是
星期六！这说明我们要在这里待到后天，我们会饿
死的！”

加妮特的兴奋劲儿一下就没了影儿。在这里
待那么长时间真要命。

“我们敲敲窗户吧，”她建议道，“或许有人会
过来的。”

她们用力敲着玻璃，用最大的嗓门儿喊叫着。
然而，图书馆离街道还有一段距离，浓密的枫树林
阻隔了她们的喊声。布莱斯维尔的人们正平静地
吃着晚餐，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

暮色渐渐洒落到了图书馆里，书橱显得高大
威严，墙上的画也显得十分严肃，那是两幅钢板
画——《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和《华盛顿横越德拉
瓦河》。

图书馆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灯。这里虽然
有煤气灯，但加妮特和西特罗妮拉连一根火柴都
找不到。她们在彭特兰小姐的书桌里翻了个遍，但
那里面净是些档案卡、橡皮图章、橡皮筋和缠绕整
齐的小线团之类无用的东西。

西特罗妮拉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分类架上的一
块巧克力。

“有了这个，我们暂时不会饿死了。”她说，情
绪稍稍好转了一些，接着又问，“如果我们把它吃
了，我觉得彭特兰小姐是不会怪我们的，你说呢？”

“我们出去以后再给她买一块就是了。”加妮
特说。就这样，她们把巧克力一分两半，站在离街
道最近的窗户根儿垂头丧气地嚼了起来。

暮色更浓了。
“那是谁？”加妮特突然大叫一声。她们看见一

个小小的人影在通往图书馆的水泥人行道上慢慢
地向这边走来，这个人像是一直猫着腰。

西特罗妮拉高兴地砰砰敲着窗户。“那是奥珀
尔·克莱德在拍球。”她说道，“快喊，加妮特！大声
喊，使劲敲！”

两人又喊又敲，奥珀尔胆怯地瞄了一眼这扇
黑糊糊的窗户，沿着小路一溜烟儿跑得没影儿了，
根本就没敢靠近看看是谁在大喊大叫。

“你觉得她会去喊人吗？”西特罗妮拉急切地
问。

“噢，她一定觉得这里在闹鬼。”加妮特板着脸
说，“要是她真这么想，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

她们满怀希望地张望着。整个布莱斯维尔镇
的街灯突然亮了，但是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浓密
的枫叶照了过来。两个女孩儿能够听到汽车来来
往往的声音，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孩子们在后院玩
耍的叫喊声。两人又敲又喊，嗓子都喊哑了，手指
关节也敲疼了，但就是没有人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觉得这是在做无用功，就停
了下来回到窗边的座位上。

图书馆里已是漆黑一片，四处影影绰绰，既
奇怪又陌生。夜幕降临后，这里就像醒了过来，
有了呼吸，伺机等待着什么。哪里传来微弱的嘎
吱嘎吱、刷啦刷啦的声音，还有老鼠窜来窜去的
声响。

“我不喜欢这儿。”西特罗妮拉悄声说，“我一
点儿都不喜欢这儿。我会给自己的声音吓着，我都
不敢大声说话。”

“我也不喜欢这儿。”加妮特嘟哝着，“我觉得
所有的书都像是活了过来，在听我们说话。”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不来找我们。”西
特罗妮拉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就是原
因！”加妮特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进了
城，我们也没告诉弗里博迪先生我们要来图书
馆。”

“我真希望我永远不要去念书了。”西特罗妮
拉叹了口气，“我希望自己是种动物，这样就没必
要接受教育。”

“做只豹子兴许挺有意思。”加妮特同意道，
“或者做只袋鼠，要不就做只猴子。”

“做只猪也成，”西特罗妮拉说，“一只没有危
险、开开心心的小猪，和家人一起睡在自己的猪圈
里该有多好！”

“要做就做一只从来没有见过图书馆，连‘猪
肉’两个字都不会写的猪。”加妮特补充道，随后咯
咯笑了起来。

西特罗妮拉也咯咯笑起来，这一笑两人都感
觉好多了。

（选自《银顶针的夏天》，伊丽莎白·恩赖特著，
贾磊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双休日，大齐和李晓果去动物园游玩。他们
来到棕熊山。棕熊山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假山。一
头棕熊躺在暗影里，恹恹欲睡。

“棕熊，起来，与我们一起玩游戏！”两人大声
喊着。

两人喊了半天，棕熊才抬起头，冷漠地打量
着游人。随后，头又低了下去。

“棕熊病了？”大齐担心地说道。
“棕熊没有病。”李晓果出语惊人，“它孤独，

才显得不高兴的。”
“孤独？”
“是啊，棕熊的家乡是丛林。它在丛林里自由

自在，生活得很快乐。棕熊离开了家乡，没有了伙
伴，它当然很孤独了。”李晓果认真地说，“你再看
看这里，天气这么炎热，没有丛林里凉爽，说不定
它想起了丛林，想起了伙伴呢……”

大齐呆呆地看着棕熊，他仿佛看到棕熊向他
投来了求助的目光。

“我们可以帮一帮棕熊，让它忘掉孤独。”大
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棕熊不喜欢孤独。”

“怎么帮？”李晓果惊讶地看着大齐。
“怎么……帮呢？”大齐眼前一亮，“我有办法

了。”
从这天起，大齐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每天早早离开家门，一边走，一边注意沿

途的垃圾箱。只要看到垃圾箱，他就走过去，看见
里面有饮料瓶等废品，就装在蛇皮袋里。来到学
校，蛇皮袋子已经鼓了起来。他没有把袋子带进
校园，而是藏在学校附近的一堆水泥管里。那里
是一个天然的保险箱，没有谁会发现。

大齐来得早，校园里静悄悄的。他又跑到垃
圾箱旁，看见里面有废品，高兴坏了。早晨收获很
大，蛇皮袋装得满满的。大齐把废品藏在花坛下
面。花坛下面有一块空地，不会有人注意那里的。

课间，大齐也不闲着，常常去垃圾箱附近转
转，看到那里有废品了，他乐得眉开眼笑。

放学后，正是大齐大干一场的机会。他不再
跟同学们一起玩耍，甚至有意躲开他们。每天回
家，他都要多绕一条路，一条大街，就为了多捡些
废品。当然，大齐是不会把这些废品带回家的。老
爸老妈肯定不同意，会坚决制止他的行为。他还
要避开邻居，一旦被邻居看到了，老爸老妈会在
第一时间里知晓他的行为。他还留意到，小区里
矮树丛下面也是藏废品最好的地方。

自从大齐实施这个计划以来，他每天早出晚
归。时间一长，他就有些吃不消了，无精打采，一
身疲惫。有时，作业都无法完成，可大齐没有后
悔，还是坚持着。大齐的行为引起了周老妈的注
意。

大齐走进家门，周老妈皱紧了眉头，“怎么这
么晚才回来？”

“噢，我做值日了，当然晚了。”大齐早就想好
了理由。

周老妈眉头皱得更紧了，她闻到大齐身上有
股异味，这股异味也许是大扫除的结果。周老妈
并没有往多了想，“快去洗个澡。”

大齐笑呵呵地跑去洗澡，他为老妈没有发现
秘密而高兴。

不但周老妈发现了大齐身上有异味，连同桌
章添也感觉到不对劲。每当大齐走进教室，章添
都不得不用手捂住了鼻子、嘴巴，夸张地瞪大眼
睛，夸张地问：“大齐，你多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大齐一愣，“我昨天刚刚洗过。”
“可……可……”章添刚把手拿开，又不得不

再次捂住了嘴巴和鼻子，含糊不清，“可我怎么感
觉你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你看……”
“啊！”章添尖叫起来。她看见大齐的两个手

黑糊糊的，上面散发着扑鼻的异味。

大齐把手洗干净，又回到教室。可章添一点
儿不能原谅大齐，大齐的手虽然干净了，可大齐
身上老是有股异味，她不得不用两个棉花球堵住
了鼻孔。

“天啊，我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章添长长地
叹了口气。

大齐一脸委屈的样子，可他的心里却没有不
高兴。

下了课，大齐照样去捡废品。校园里的废品
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大齐都空手而归，可这打击
不了大齐。

远远的，大齐看见一个一年级的小男生正喝
着饮料。瓶里的饮料没有多少了，很快就喝完了。
大齐走了过去，不远不近地跟着小男生。小男生
好像不想喝饮料了，把瓶子放在一边，与大家做
起了游戏。

大齐真想走过去，拿起瓶子。他摇了摇头，耐
心地等待着。他以为小男生能很快喝完饮料，可
没有想到，整整一个课间过去了，小男生也没有
动饮料的想法。

上课铃响了，小男生向教室走去。大齐弯腰
拿起瓶子。小男生看见了，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

“你别动，这是我的。”
大齐僵在那里，脸上难堪极了。不过，下了

课，大齐又早早地来到这里，他舍不得那个瓶子。
那个瓶子像千千万万个瓶子一样，是大齐的目
标。

小男生跑了出来，他手里仍拿着半瓶饮料。
大齐目光落到瓶子上。小男生似乎看出了什么，

“你想喝饮料吗？它很好喝的。”
“不不不……”大齐连连摆手。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的瓶子？”小男生一脸疑

惑。
“我是要……要这个瓶子。”大齐不好意思地

挠挠头。
“要瓶子干什么？”小男生奇怪地打量着大

齐。
“我……我想……我想给它买棵树。”大齐语

伦次地说，“棕熊很孤独，它需要一棵树。”
小男生眨眨眼，他没有听明白，“你能不能讲

清楚些。”
“好吧……”大齐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

来。
“真的？”小男生一脸佩服，一脸郑重，“我要

帮你，帮你一起积攒废品。”

大齐没有想到他的行动竟然得到了别人的
帮助，而且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

小男生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天他带了一堆瓶
子，交给了大齐。

“我替棕熊谢谢你！”
“不用谢。”小男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会一直

支持你的。”
大齐隔上几天，就把废品卖掉。收废品的是

一位阿姨，大齐第一次卖废品，就引起了阿姨的
注意。大齐是来这里卖废品年龄最小的，一来二
去，就引起了阿姨的注意。

“小朋友，这些废品都是你积攒的？”阿姨一
眼就看出来了，这些废品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
种类繁多。她不得不多看大齐两眼，大齐绝不像
为生活所困的孩子。看来，在大齐身上一定发生
了重要的事情，他去捡废品，或是为了一个很好
的玩具，或是赔同学一个足球，或是为暑期远游
提前做准备……

“你一定有重要事情，能告诉我吗？”
大齐看看阿姨，“你能替我保密吗？”得到阿

姨的肯定，大齐才把那个计划告诉了阿姨。阿姨
听了很感动，每次大齐来卖废品时，她都很照顾
大齐，而且还要多给大齐一些钱。

大齐卖废品积攒下的钱越来越多，已经有
100元了。他跑到附近林场的苗圃，问过那里的工
作人员，买一棵成年大树至少需要200元。大齐盘
算着，再有一个月，他就能凑够了。那时候，正好
是秋天，也是树最容易成活的季节。到时，棕熊就
有一棵大树了，它就不再孤独了。

大齐离成功越来越近时，他的麻烦也越来越
多。

章添提出来不再与大齐同桌了，她无法忍受
大齐身上的异味。

“章添，我不是故意的。我……我……”大齐
吞吞吐吐，“再过一段时间，我就……”

“啊！”章添不等大齐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还要过上一段时间？为什么不现在呢？噢，我
知道了，你明明在气我！”

大齐一看要坏事，连连摆手，“不是的，不是
的……我确实有困难。”

“哼，你真会强词夺理，给别人制造麻烦，还
说自己有困难。”章添不再听大齐辩解，跑去找司
马老师了。大齐一看不好，一转身跑出了教室。直
到上课铃响过了，大齐才最后一个进入教室。章
添狠狠地瞪了大齐一眼，“哼，大齐，我警告你，再

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真要告诉司马老师。”
“能不能给我两次机会，不！”大齐马上改口

道，“再给我10次机会，行不行？”
“好啊，你得寸进尺，呜呜呜……”章添气哭

了，“司马老师不会放过你的！”
大齐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章添再看到大

齐时，总是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好像不认识了。大
齐呢，每次走进教室时，总是有意打扮一番，无非
是把手洗干净，掸去身上的尘土……大齐想好
了，尽量不为难章添。

其实，不光章添闻出大齐身上总有股异味，
其他同学也闻出来了，他们不明白，大齐身上到
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一忍再忍，可大齐呢，没有任
何察觉不说，还变得有恃无恐。就在大家一起准
备声讨大齐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他们从司马老
师那里知道了事情的起因。于是大家一起行动，
暗中支持大齐。

就在大家理解了大齐时，大齐却遇到了最大
的麻烦。这个最大的麻烦不是别人，而是周老妈。

大齐每次走进家门，就会遇到一脸严肃的
周老妈，“你不会又去做值日了吧？我不明白，
别人不做值日，为什么你总做值日呢？”大齐再
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搪塞老妈了，他一头扎进
屋里。

周老妈没有想到大齐对她的话置若罔闻，
大齐照样晚回来，身上照样有股臭乎乎的异
味。这些周老妈都能容忍，可让她无法容忍的
是，大齐的月考成绩竟然滑落到 60 分，这是从
没有过的。

“大齐，这怎么解释？”周老妈指着卷子问
大齐。

大齐无话可说。
这段时间，大齐为了捡废品，确实忽视了学

习。他决定，从明天开始，他暂时不去捡废品了。
第二天走出家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棕熊孤独的
身影，他不由自主地又向垃圾箱走去。周老妈的
警告被大齐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齐一直没有改变的意思，周老妈决定找他
谈谈。周老妈推开门时，吓了一跳，大齐竟然趴在
桌子上睡着了。

是的，几个月来，大齐早走晚归。晚上写作
业，总感觉两个眼皮在打架，看什么都模模糊糊。
大齐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只要再坚持十几天，
他就可以凑够那些钱了，他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写
作业了，再也不与章添闹矛盾了，再也不让老妈
操心了。他想得很好，可眼皮却不争气，又沉沉地
合上了。

周老妈的火气“腾”地蹿了上来，她刚想发
作，猛然发现，大齐黑了，瘦了。几个月来，她竟然
没有发现。她是个粗心的妈妈。周老妈心疼地把
大齐抱上床。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齐变化为什么这
么大？

周老妈特意去了一趟学校，当周老妈知道大
齐的秘密后，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这孩子，
有困难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呢？”周老妈后悔不迭。

“大齐是在用他的劳动帮助棕熊。”司马老师
能理解大齐，“他不希望大人插手这件事。我们要
理解大齐的一片苦心。”

周老妈点点头，她尊重大齐的选择。
又是双休日，大齐吃过饭，匆匆下楼了。今

天，他要卖掉所有的废品，然后去林场买一棵成
年的大树。他向林场的工作人员打听过，棕熊最
喜欢五角枫了。想到棕熊不再孤独了，在五角枫
上爬上爬下快活的样子，大齐开心地笑了。

大齐来到水泥管时，大吃一惊，水泥管里空
空如也。大齐记得清清楚楚，他明明把废品放在
这里了，怎么就没了？会不会是放错了？大齐找遍
了所有的水泥管，很遗憾，废品确实不翼而飞。大

齐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大齐心里一惊，直奔小区。大齐来到小区时，

破涕而笑。废品突然间多了很多，好像是水泥管
那里的废品都转移到这里了。

大齐整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卖掉了所
有的废品。当阿姨如数地把钱付给大齐时，大
齐眼前一亮，他终于凑够了买一棵五角枫的
钱。大齐一蹦三尺高，“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买
棵树了！”

“祝贺你，大齐！”
“谢谢你！阿姨。”大齐转身向苗圃跑去。
大齐轻车熟路来到苗圃，找到工作人员，“叔

叔，我买一棵五角枫。”大齐把一堆钱放到柜台
上。

“你真买树？”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大齐。
他认识大齐，大齐曾多次跑来打听树的价格。
在他眼里，大齐是个喜欢树木的孩子。至于买
树，那一定是大齐一时心血来潮。可他万万没有
想 到 ，大 齐 是 认 真 的 ，而 且 确 实 要 买 一 棵 大
树——五角枫。

“你为什么要买树呢？”工作人员上上下下打
量着大齐，“把树栽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把树栽在动物园的棕熊山上……”大
齐滔滔不绝地讲着，“棕熊就再也不会孤独了！”

“原来是这样！”工作人员轻轻地叹道。
工作人员的目光又落到那堆零钱上，每张纸

币上都沾满了汗渍。
“这是你挣来的钱？能说说吗？”
“我每天都去捡废品……”大齐像讲故事一

样讲起自己的经历，“为了捡废品，妈妈不高
兴，同桌章添不高兴，还有很多人不高兴……
我影响了他们。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不影响
他们了。”

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的眼角湿
乎乎的。

“好了，现在可以卖给我树了吧。”大齐很自
豪地说。

“可……可……”工作人员为难了，“我们的
树涨价了。”

“啊？”大齐以为听错了，“明明说好是 200 元
的，为什么又要涨价呢？”

“噢，那是春天的价钱。现在秋天了，大树又
长了一年，自然价格就上涨了。”工作人员解释
道，“不过，你别着急，我去找经理，把你的情况告
诉他。他会答应你的！”

“不用找了！”
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身后出现了一位老人。

他就是苗圃的经理。大齐的谈话他全都听见了。
他决定破例卖给大齐一棵树。

“我替棕熊谢谢爷爷！”
大齐一抬头，看见远处来了一些人，仔细一

看，竟然是老爸老妈，还有司马老师、李晓果，人
群中还有章添。

“你们……你们……”大齐说不出话来。
“我们当然是来帮你啊！”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
动物园里热闹极了。一辆大卡车运来两棵又

高又大的五角枫。动物园园长正在主持一个特殊
的仪式——在棕熊山上栽下两棵大树。园长还讲
了这两棵大树的来历。游人听了大齐的事迹后，
啧啧称赞。

大齐呢，正与同学们躲在人群里，观察着棕
熊呢。

棕熊看到两棵大树，高兴坏了，立刻爬了上
去。它一边爬，一边吼叫着。棕熊的吼声传出很
远。

“大齐，棕熊在感谢你呢！”
“不，它是在说，它高兴了，它不孤独了。”大

齐开心地说。 （插图：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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